
酒是好东西，几千年的历史

可以证明。我太爷就好这一口。

他喜欢喝，嘴里却管它叫“ 尿水

子”，听起来是个贬义词，但从太

爷嘴里出来，是一股亲昵味儿。

那时父亲已当教师了，一个月工

资三十元零五角，八百项花销指

着呢。不过父亲有个小副业，就

是写稿子，能赚点稿费。稿费只

有三两元，但对父亲来说已很可

观了。稿费取来时，父亲就拿着

家里黑漆柜上的绿洋棒子去村头

的供销社给太爷打酒。绿洋棒子

又高又大，能盛二斤散酒，瓶盖早

已不知去向，常年用一截棒子瓤

儿塞着，外露部分黑乎乎的，里边

却 让 酒 煨 得 白 净

净的。

那样一个晴朗朗

的 春 天，刚 用 稿 费 打

来酒的父亲拎着绿洋

棒 子 进 了 院 子，抬 眼

就看见了在菜园里劳

作的太爷和太奶。太

爷在翻园子，准备种豆角；太奶在修

理秫秸，准备架豆角。两人高一声

低一声地打唠儿。一抬眼看见了拎

着酒的父亲。父亲于是快活地往高

提了提洋棒子，说：“爷爷，我给您打

酒了。”太爷的嘴角迅速地往上翘了

翘，却把眼睛呱嗒一下撂到手里的

活计上，嘴里哼了一下，说：“买那尿

水子干啥。”太奶一手掐秫秸，另一

手飞着小弯刀，笑眯眯地看着父亲

接了一句：“看往哪个耗窟窿倒！”

太爷终于绷不住，绽开了满脸的

皱纹。父亲也开心地笑着，幸福

地把酒拎进了屋。

太爷只是偶尔喝点小酒，解

解 馋 ，姥 爷 却 是 一 辈 子 没 离 开

酒。喝了一辈子酒，不知道醉酒

是啥滋味，这是姥爷逢人便说且

最引以为自豪的事。姥爷一天三

顿饭，饭可以不吃，但不能没酒，

酒也不必多，两盅足矣。姥爷的

酒具是一个细脖儿的白瓷酒壶和

一个小白瓷酒盅。小时候去姥爷

家，老舅母一喊放桌子了，我们就

立刻吭哧吭哧地把那张油亮亮的

枣木桌子搬到炕上，然后就很熟

练地拿酒壶，烫酒、倒酒。准备好

了，姥爷就坐到桌前，端起白亮亮

的小酒盅放到唇边，“吱儿”地响

一下，接着，一根炸得焦黄的小凌

河 鱼 扔 到

嘴 里 ，姥

爷就很响地吧嗒嘴，咂摸滋味。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怀念姥爷

喝 酒 的 神 情 和 响 声 ，那 真 叫 一

个香！

大哥读军校的时候，有一年

从江苏传说“水漫金山寺”的那个

地方回来度寒假。我那时已参加

工作在中学教书。他用津贴、我

用工资，我们俩一起买了瓶装的

酒，去看姥爷。姥爷看着我们和

酒都高兴。饭桌子摆上时，姥爷

高声对老舅母说：“来，给大外甥

添个酒盅！”一身戎装的大哥激动

地正襟危坐，给姥爷、老舅满上

酒，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盅。一

口酒下肚，姥爷问大哥：“上人儿

了吗？”大哥没明白，老舅接茬儿

说：“上啥人儿啊，现在年轻的都

不着急找媳妇，外甥将来得找大

城市的人儿呢。”姥爷笑了，转头

又问我：“丫头，做（读 zòu）活儿

了吗？”问得我一愣。老舅母这时

撩开门帘，端着菜进来，高声大嗓

地说：“外甥闺女净念书了，哪儿

会做针线啊，现在结婚用那个门

帘腰子啊、苫被单啊集上都有卖

的，上班儿挣国家钱，买现成的，

多省事儿啊！”姥爷不同意这观

点：“那也得学（读 xiáo）点活计，

赶明儿自个过日子不挨（读 nāi）

憋。”就是当初认同了姥爷的话，

我后来跟母亲学了一些针线，现

在过日子真的用上了。

父 亲 喜 欢 给 太 爷 和 姥 爷 打

酒，但他自己却不喝酒。不过家

里来客人，父亲还是要陪的。父

亲的量不超过一盅，也从不劝酒，

但却能把客人陪得很好。但凡喜

欢喝酒的人，即便平常少言寡语，

酒一下肚，话也多。而跟父亲喝

酒的人，话儿尤其多，因为父亲

是 个 绝 好 的 倾 听 者 。 酒 逢 知 己

啊！三杯两盏过后，酒便调动了

人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情绪如

滔 滔 不 绝 的 水 流 恣 意 开 来 。 说

的 人 尽 情 地 释 放 ，释 放 快 乐 喜

悦，也释放忧虑悲伤。父亲倾听

着，抚慰着，感同身受着。这时

的父亲如同一泓泉水，或滋润，或

容纳，让开闸的洪水从奔腾到畅

流，再从舒缓到平静，把个人生浸

润得五味俱全！印象中父亲陪醉

过好多人，也醉出过很多快乐的

往事。最典型的是张家老叔醉酒

后嘴里没叼烟，却拿划着的火柴

往嘴唇上点，差点燎了胡子。

父 亲 不 喝 酒，就 费 菜，客 人

喝，他吃。吃着吃着，母亲的菜就

添 不 上 来 了 。 母 亲 借 个 勾 当 到

桌 前 来 说 话 ，使 劲 给 父 亲 使 眼

色，父亲唠得投入，根本不领会，

还是照吃。每一次，客人喝得兴

高采烈地走了，爱面子的母亲总

是磨叨父亲没眼力见儿，让盘子

见了底。

前 段 时 间，大 哥 被

军区的出版社看中，从

遥远的边陲调回家乡的

省城，报到之后先回家

来看看。那天傍晚，大

家 围 着 父 母 坐 在 宽 大

的落地窗前，享受着窗

前清澈的流水和满眼的绿色，唠

起 了 那 些 愉 快 的 陈 年 酒 事 。 大

哥 就 说 ：“ 可 惜 姥 爷 没 喝 过 茅

台！爸现在喝什么都有，可是他

不 抽 烟 ，不 喝 酒 ，不 好 吃 ，不 好

穿，每次回家来，都不知该买点

什么。爸，你到底喜欢啥？”正捧

着大哥的文集翻来翻去的父亲，

从 鼻 梁 架 着 的 老 花 镜 上 伸 出 一

双眼睛，很郑重地看着我们说：

“ 我喜欢的东西用钱买不来，你

们得下力气挣。”说着父亲起身

进 了 书 房 ，拎 出 一 个 很 大 的 袋

子。打开来，红通通一片，全是

我们这么多年得的大大小小、参

差不齐的奖状、证书、军功章，甚

至还有我们读小学、初中时查字

典比赛、作文比赛得的最古老最

简单的奖状。那一刻，所有艰辛

的、苦涩的、快乐的、美好的往昔

“哗”地一下在眼前延展开……酒

量极浅的父亲就是品着这些或青

涩或甜美的岁月，享受着儿女亲

情，沉醉于人生之酒的甘醇。那

一刻，泪光在每一双润湿的眼中

盈动。

有能力给予你爱的人是一种

无比的幸福，而给予父母亲最好

的礼物，莫过于每一个健康、快

乐、上进的儿女！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每每在饭店吃饭，服务员往往

会端上一种面食来，报名为疙瘩

汤。这粥一样的东西我总是让给

别人，倒也 不 是 自 己 风 格 高，而

是对那一碗粘糊糊的面糊糊或

面疙瘩，没有什么食欲。此时我

倒是常常想起类似于疙瘩汤的一

种小吃来，老家人管那叫烫咸粥。

想来，那充满京西风味的烫咸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吃过了，但那

烫咸粥时时让我回味无穷。

我刚学会吃饭，恰好是大跃

进的年代，那时爷爷是村食堂的

火头军，姥姥是幼儿园的孩子王，

记忆里吃食还是蛮充足的。渐渐

地就走入一段缺粮缺吃的岁月

了，但那时我没有挨过饿。没挨

过饿是因为有我姥姥，有姥姥的

烫咸粥填充我的肚肠，让我得到

了还算充足的营养。那时我大

尾巴似的，总跟随着

姥 姥 。 姥 姥 这 个 小

脚老太太，却有着一

双能干的、巧妙的大

手，更有着一副菩萨

般 的 慈 善 心 肠 。 姥

姥 总 怕 我 的 肚 子 亏

着，那年头谁家的粮

食也不是那么富余，

姥 姥 就 变 着 法 地 让

我 这 个 外 孙 狗 能 吃

饱 。 记 忆 中 我 吃 得

最多的姥姥的饭，还

得算烫咸粥了。

姥 姥 做 的 烫 咸

粥 ，材 料 很 随 意 ，似

乎都是顺手拈来的，

主 料 不 过 是 一 碗 剩

粥 剩 饭 ，小 米 饭 、小

米 粥 、玉 米 粥 都 可

以 ，其 次 是 面 疙 瘩 ，

还 不 一 定 是 白 面 疙

瘩，多一半是玉米面

拌 成 的 面 疙 瘩 。 把

水 烧 开 ，把 饭 打 进

去，弄点棒子面那么

一摇，就摇成了面疙

瘩，随之就倒进沸腾

的锅里了。画龙点睛之笔在后

头，就看你搁什么菜了。擦点土

豆丝，擦点胡萝卜丝，丢点萝卜

缨、小白菜，这东西都不新鲜。新

鲜在一个野味上。刚才说过，姥

姥最善于用花瓣和绿叶烫咸粥。

那花也好叶也好，来之似乎很轻

易，就是顺手牵羊的事。老家出

门就是山，山地里不缺乏野花野

草的，从开春到入冬，四处都可

以采到花瓣和绿叶。想来，姥姥

的烫咸粥，主 料 往 往 是 一 样 的，

辅 料 却 花 样 繁 多 ，很 少 有 重 复

的。

刚开春的时候，那山坡上开

得最盛的花，就是一种叫做“ 年

年挂”的花了。这花的学名至今

我也没弄明白，但这“年年挂”却

是 故 乡 一 道 最 耀 眼 的 风 景 了 。

这花浑身都是宝，它的茎杆儿用

斧子一砸，就是故乡人用的所谓

火把亮，用于引火用的。它的花

开得密密麻麻，金光灿烂的，那

花摘下来可以直接吃，甜味香味

俱备；这花若变成角儿，还可以

吃。每当初春，我和姥姥摘来满

篮子的“年年挂”，烫咸粥的时候

撒上几把，那粥就金灿灿的，透

着格外的清香，吃几碗都没饱。

还有一种花，山丹花，也是可以

入粥的。把咸粥烫好了，再把洗

净的山丹花瓣撒到粥浮头，红艳

艳的山丹花瓣掺和在粥里，就让

人 食 欲 大

振 了 。 此

外 ，槐 花 也 是 姥 姥 烫 咸 粥 的 材

料。那雪白的槐花放进粥里，那

粥就洋溢着蜜的香甜。到了夏

天和秋天，常用的花就是南瓜花

了。我和姥姥把不结南瓜的空

花掐回去，洗干净后，待把咸粥

烫好了，把南瓜花撇进锅里，稍

微一搅和，这粥就可以吃了。那

南瓜花不再像喇叭，但依旧是鲜

灵灵的，黄得可爱，薄得透明，柔

得清爽，吃起来真叫滑溜爽口。

如果一边望着正在南瓜花上鸣

叫的大绿蝈蝈，一边吃那南瓜花

粥，就颇有一番诗意了。至于我

淘 气 ，偷 偷 往 粥 里 丢 几 朵 刺 玫

瑰、野丁香、菊花什么的，姥姥就

会把那花朵用筷子夹出去，说那

花香是香，却是异香，胰子味，是

不能往粥里搁的。

想想，我得吃过有上百种的

花粥。

花瓣粥很香，绿叶

绿 菜 的 粥 也 很 爽 口 。

姥姥要是活着，开个烫

咸粥店，去喝粥的人恐

怕 得 成 千 上 万 。 姥 姥

都 离 开 人 世 四 十 余 年

了，想来她当时不懂得

什 么 养 生 学、营 养 学，

也 未 必 知 道 什 么 叫 美

食，什 么 叫 绿 色 食 品，

可 回 想 起 她 的 烫 咸 粥

来 ，那 绝 对 是 绿 色 食

品 。 姥 姥 太 知 道 绿 叶

对 于 一 个 人 的 重 要 性

了 。 姥 姥 用 不 计 其 数

的咸粥养育了我，哪一

碗 烫 咸 粥 里 没 有 一 片

片 绿 叶 呀 。 山 里 有 太

多的绿叶，粥里也有太

多的绿叶。老鸹嘴、苦

麻 花、猪 耳 朵 片、羊 耳

朵 片 、马 齿 苋 、人 情

菜 、山 蔓 菁 、扎 根 菜 、

木 兰 芽 、杨 叶 、柳 芽 、

杏 叶 、椴 叶 、榆 钱 儿

…… 都 是 可 以 漂 浮 在

烫咸粥里，都是可以充

饥的。如果往那粥里切点小蒜，

切点山葱、切点香椿芽、韭菜、苏

子叶之类，那粥就更提味、喷香

了。最不可忽视的一笔，那烫咸

粥 的 味 道 鲜 美 ，杏 仁 油 功 不 可

没。要说这烫咸粥，不能先炝锅，

得把粥熬得了，再将一股杏油倒

在铁勺子里，搁在火炭上烤欢了，

再将辣椒或者花椒、蘑菇干之类

放进油里，炸透了，然后刺啦，往

粥锅里一倒，油葫芦漂着，这粥的

香味就满屋子弥漫开来了。

在我还差六天就十三岁生日

的时候，姥姥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她再也不能给我做烫咸粥吃了。

但她做的那些烫咸粥，却常常浮

现在我眼前，沸腾在我心头；那

漂着一片片花瓣、一片片绿叶的

烫咸粥里，哪一碗没有隐藏着姥

姥的一片心哪？姥姥疼我爱我，

但她肯定没有想到能得到我的

什 么 回 报—— 就 连 我 给 她 写 的

几 篇 散 文 ，她 非 但 看 不 到 ，肯

定 也 不 会 想 到 ，外 孙 会 用 这种

方式报答她。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文

化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随知

青浩浩荡荡的队伍踏进了平坦、

贫瘠的苏北劳改农场大地。在大

雪纷飞之夜，我首先听到了关于

马的恐怖传说：

一匹叫“排骨”的瘦高马，驯

服它的代价是五个场员的腿骨。

谁一跨上去，它便就地一个打滚，

压折他的腿。

一个场员的脑袋被马踢得粉

碎，原因是他窥探两马“做爱”，忘

乎所以，越凑越近，

以致激怒了马……

也 许 是 年 轻 气

盛的缘故，不满十七

岁的我，终于咬咬牙

决定学骑马。当然，

那年厚雪没膝的艰

苦环境，使自行车在

泥泞的公路上寸步

难行，为了上场部开

会，办事方便，我也

不得不下决心以马

代步。

学 骑 马 要 有 不

怕摔的勇气。马欺

生，不是挨墙角蹦，

有意把我的脚往凸

起的水泥角上撞，就

是骤然窜入营房屋

檐下，让高高在上的

我躲避不及，仰面被

击中。等我爬起，它

已不见踪影。有一

回，它驮着我绕着直

径十米的大粪坑急

转，我害怕极了，一

闪身，重心外移，被

狠狠摔出，脸上手上

尽 是 黏 乎 乎 的 血 。

几天下来，只能俯卧

睡眠，因为两股

与 马 背 无 情 摩

擦 ，血 泡 破 了 ，

痛疼无比。

然而不久，

我 便 尝 到 了 做

征服者的神气：

当 明 丽 的 春 光

撒 满 苏 北 平 原

时，我和农友们持枪跃马，在广袤

的原野上追捕野兔、围 打 野 鸭 ；

当潮湿温暖的夏季之晨，我们牵

马步入茂密参天的防风林尽情

采集蘑菇；金秋是丰收庆贺的良

辰，我们各营、连干部骑马赛跑，

看谁跑第一，稍落后者便会不留

情 地 吃 到

前 马 后 蹄

踢腾送上的泥巴；寒风嗖嗖的冬

天，铁蹄踏雪，威风凛凛……

我眷恋着农场的马，还由于

它帮我脱离过困境。

深秋夜，冷雨注。我独身赶

着外号叫“老歪犁 ”的 老 公 马 从

三 十 多 里 外 的 海 堤 往 回 走 。

四 周 雨 帘 密 ，二 目 难 辨 路 ，终

于 迷 径 ，车 陷 森 森 的 芦 苇

荡 。 我 浑 身 湿 透 ，饥 腹 咕 咕 ，

疲乏与恐惧交织成一张绝望的

黑 网 ，向 我 压 来 。

环 视 四 周 旷 野 黑 咕

隆 咚 ，我 不 知 自 己

陷 在 何 处 ，离 营 地

有 多 远 。 下 半 夜 ，

雨 渐 渐 停 了，“ 老 歪

犁”这匹上了岁数连

犁 都 拉 歪 的 老 马 竟

奇 迹 般 地 把 我 拉 回

了 营 地 。 四 十 多 年

过去了，它一定早就

“ 寿 终 正 寝 ”了 ，可

我 ，仍 深 深 地 怀 念

它。

一 九 七 二 年 冬

天，我进入上海师大

文 艺 系 上 学 。 入 党

时，没想到‘工宣队’

的 领 导 重 点 审 查 我

关 于 骑 马 的“ 问

题”——一匹新从总

场发配的母马，我骑

了 一 百 多 里 路 来 到

营地，它早产了。虽

然 兽 医 曾 明 告 我 ：

“ 它 一 直 未 受 孕

……”我仍发自内心

地痛恨我的过错。

我 爱 马 ，爱 骑

马，并时时油然勾起

对 马 的 回 忆 。

尽 管 我 知 道，岁

月 如 流，青 春 不

再，身 姿 已 不 如

先 前，但 曾 在 马

背 上 磨 练 出 的

坚 忍 不 拔 的 脾

性，还 时 隐 时 现

……

二 ○ 一 ○ 年 的 上 海 广 厦 林

立，如日东升的年轻人拥有很多

很多，可惜，“马背”与他们相去甚

远，“烈马”更与他们无缘……但

是，他们必须奋力去寻觅那块坚

硬的砺石，学会驾驭生活的奔马，

才能锻炼出男子汉的阳刚之美！

城市，不能没有阳刚！

（作者单位：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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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乡村情感朝花夕拾

小 傅
何晓玲

马
背
上
的
﹃
阳
刚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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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维
扬

酒 事
林爱华

在稿纸上行走
王可田

玉龙山下（摄影） 刘小平（河北省无极县文化馆）

文 化 系 统 作 者 作 品 专 号

小傅是福建支援彭州的大学

生 志 愿 者 。 据 说 起 初 被 分 到 机

关，小傅还很不情愿。按她的设

想，是要到彭州山区最贫困最艰

苦 的 地 方 ，为 那 里 的 孩 子 们 教

书。不知是团市委照顾小傅这个

文静瘦弱的福建女孩，还是山区

已经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志愿者，

总之，小傅还是留在了文广局机

关，成了办公室的一名文员。

我虽然在局下属单位，但免

不了去局里办事，就这样认识了

这个总是面带微笑、一向素面朝天

的小姑娘。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

可她看起来就像邻家那个还在父母

面前撒娇的毛丫头，有些羞涩，总是

那么恬静。这让在川西坝子呆久

了，也是一副火辣腔调的我，一下子

感到有一股温馨的风，那么通透，那

么柔美，直入你的心肺。

有时候工作累了，难免带着几

分怨气，急

着 要 复 印

一份文稿，又遇到复印机总是出

毛病，就更是毛躁。每每这时，小

傅总是默默地放下手中的工作，

微笑着问“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助

吗？”看到她那么不厌其烦、那么

细致，心中的火气一下子就消散

了，甚至觉得外面的阳光都柔和

了许多。由福建援建的通济大道

通车，筹备感恩福建文艺晚会现

场，几次和小傅在一起工作，她认

真踏实、默默无闻的身影，还有随

时准备帮助别人的热心劲儿，还

有和福建三明市指挥部那些老乡

亲热拉家常时的可爱样子，给我

们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美！

不光是我，所有认识她的人，

无论男女，都有同样的感受。局

机关的潘老师是从一所镇上的小

学借调过来的，刚到局机关，他也

经 常 遇 到 打 印 机 坏 了 之 类 的 问

题，小 傅 总 是 很 快 就 帮 他 搞 定。

一年的志愿期满，小傅要回福建

老家了，她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笑

着说，我算是一个纯粹的志愿者

啦！原来，每到节假日，小姑娘就

约着一起来的同伴，用从生活费

里挤出来的钱，买了一个数码相

机，把 偌 大 个 四 川 游 走 了 个 遍。

九 寨 沟、峨 眉 山、成 都 大 熊 猫 基

地、北川灾区……小傅带着当地

政府发给援建者的“熊猫金卡”，

不仅支援了四川的旅游，还把团

市委发给她和同伴的电热毯、自

己掏钱买的几本《新华字典》，一

起托潘老师转赠给当地的孤残儿

童。受赠学校的老师很重视这件

事，专门问需不需要搞一个仪式，

小傅一个劲儿地摆手。

小傅走的时候，局里为她举

办了欢送仪式，很多与她一起共

事的人都在她的留言本上留下了

美好的祝福。潘老师在自己的空

间 里 写 了 一 篇 日 志《志 愿 者 小

傅》，文章的结尾用了四个字——

美丽人生，这无疑也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心愿。

这篇短文发表在群艺馆办的

文艺小报上，我上 QQ 给小傅留

言，准备报纸出来后寄给她，可居

然好几天都没有她的回音。有一

天看到她上线了，我赶忙问她是

否看到我的留言，她很不好意思地

说：姐姐，我很不好意思啦，我真的

没做什么呀……我想告诉她的是，

虽然她已经离开了彭州，可大家都

时不时地会想起她。艺术馆的郑老

师，那个小城很有名的诗人，诗写得

好，可电脑水平可不敢恭维。而如

今，他的诗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

可以点击欣赏，用他的话说，“多亏

当初小傅全权代劳，帮我开博！”；

潘老师有时候遇到电脑方面的难

题，也会经常说：“要是小傅在就

好了。”，我有时候遇到不顺心的

事，一想起你那总是浅浅的柔柔的

笑容，就不那么急躁了……

小傅终于同意给我留地址。

她如今在厦门，和很多毕业的大

学生一样到处奔波着找工作。小

傅是集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科

生，有着很好的功底。那天我们

聊了很久，虽然一直从事文字工

作，我却遗憾自己曾经很多年都

找不到方向，也没有进步。我对

小傅说的最多的是珍惜青春，没

事的时候多读书，多练笔。文学

虽然是羊肠小道，如今的社会又

如此多元化，但对于聪敏灵气的

你，如果能够坚持，会是多么好的

一件事。我只是谈了谈自己的感

受，没想到小傅却充满了感激，还

一个劲儿让我给她推荐书目。

“春节前，彭州很可能要组织

到福建去慰问演出……”电脑上，

我敲出这样一行字。

“在福建援建的演艺大厅排

练，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与，社区

的大爷大妈、学校的孩子们，还有

下了班赶来排练的警察、医护人

员，听说要到福建去感谢亲人，大

家的热情可高啦！”我接着说。

“那我好好准备一下，你们来

了，我好给你们当导游哦！”小傅

特别地开心。

这一刻，我的心中涌动着一

股暖流。

（作 者 单 位 ：四 川 省 彭 州

市 群 众 艺 术 馆）

水质天籁的承露盘

微风里微漾的腰枝无言可喻

两滴 聚合 一滴

一滴 离散 两滴

美目盼兮

一滴 流落湖心 是唏嘘

美目盼兮

一滴 悬垂叶檐 是凝睇

美目盼兮

而 郁结的块垒深深藏匿

却躲不过伤心之箭

洞穿层层丝絮

那老成严霜的两滴 一滴

那无比锋利的一滴 两滴……

在稿纸上行走

纸上的泥泞

和着尘世的风雨

散乱的诗句

犹如一堆黑色砾石

磕绊着行吟的脚步

在稿纸上行走

指问天地，拷问灵魂

一颗丹心照亮茫茫雪野

就像一尾穿越冰层的鱼

即使擦破脊骨

仍保持着优雅的风度

在稿纸上行走

披散满头长发，硌破脚心

一直走到汨罗江畔……

老 船
王玉梅

你 老了

却不肯上岸

伤痕累累的你

守着海滩

看儿女远航

你 骄傲

劈风斩浪的日子

风光过

如今 收藏在海滩

印证着征战的辉煌

有人曾劝你离开

可他们失望了

你属于海的身躯

岿然不动

一天 你的身影

出现在画展上

《岁月》

为画家赢得一份金奖

莲
许向诚

注：9月 20日，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和东丽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的第19届“文化杯”——鲁藜诗歌奖在天津揭晓，共有津内外的100

余位诗人获奖。以上三首诗为获奖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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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